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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理论，教练不见了

王先生是在2010年底到坊子
区的一家驾校报的名。没多久，他
就“悔青了肠子”。

因为科目一考试通过之后，
驾校便没了消息。干等了一个多
月，王先生终于耐不住性子，到驾
校询问。驾校的工作人员竟然说
报名的人太多，需要依次排队。原
来，这个驾校每次只能安排4个名
额参加科目二的考试，每两个月
考一次。

王先生多次找到驾校，好说
歹说才得以跟着教练练车。到了
练车场地，王先生有些傻眼。场地
就是一处大集，没有集市的时候，
教练招呼几个人用粉笔在地上划
线，然后开练。有集市的时候，教
练就找另外的空地，练车就好像
在“打游击”。

“要是一直打游击也行啊，没
想到，后来教练直接不给驾校干
活了。而这个驾校在坊子只有这
么一名教练。没了教练还怎么练
车？”王先生再次找到驾校，驾校
却让他自己想办法。想退钱是没
门的。“驾校还建议我们到外面自
己包车练，要是自己包车那干嘛
还要给驾校交钱？”

王先生说，学车的这一年半
的时间，算是见识了各种“潜规
则”。他发现，在这个驾校里通过
科目一考试之后，要想参加科目
二的考试就必须给驾校送礼。“听
其他学车的人说，只有送礼才能
尽早安排你去考试。有送200块钱
的，也有送烟酒的。”

被“熊”起来，教授挂不住

老刘是省内一所高校的教
授，看着同事们一个个都开起了
小汽车，他也决定跟上时代的步
伐。47岁的老刘已经是学校的系
主任，在学生面前那也是非常权
威。可到了驾校，他却常常憋一肚
子火。

学车第一天，教练就简单说
了一下怎么起步，就让大家上车。
对于老刘这种对机械不敏感的人
来说，一上来就直接开车自然有
些紧张。一紧张就容易犯错，起步
的时候离合松的太快，油门踩得
太急，一下子熄了火。炎热的天气
里，教练的脾气也异常火爆。朝着

老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各种
难听的话、讽刺的话。就差骂脏字
了。我心想，我这是交了钱来享受
服务的，怎么成了交钱来挨骂
的？”老刘被教练熊的脸上挂不
住。毕竟，在学校里老刘也是头面
人物。课堂上也是一呼百应，很有
威信。教练的粗鲁让老刘非常气
愤。好几次他都差点跟教练吵起
来。

学车趣事也不少

正在健康街一个驾校学车的
刘思琪，说起学车的感受笑了起
来。对她来说，学车仿佛只有各种
快乐的事。“即便教练偶尔熊我，
我也觉得他是为了让我长记性。”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趁着工
作之前的这段空闲，她想把驾照
拿到手。“天是热了点，但是学车
的人相对较少。”不过到了驾校，
她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学车的人
并没有因为高温减少。“几乎每辆
车都被分配了30个学员。”

但是，学车对她而言仍然是
一件快乐的事。开学第一天，驾校
的校长召集学员开会，声明不准
教练员接受学员的送礼、请客等
行为。也许是这个原因，这个驾校
给她的印象很好，至少不必挖空
心思去巴结教练。也因此，她总能
被学车过程中的事情逗乐。

“我们车上一位阿姨，反应速
度很慢，四肢有点不协调。我们上
路开车的时候，她开车我们坐在
后面。只见阿姨一路疑惑着说，怎
么这么快呢？怎么这么吓人呢？教
练就在副驾驶座位上吼她：能不
快嘛！油门都加到底了！这都快
100了！我不说你还不得开到180

啊！”刘思琪在后座上差点笑出了
声。但是，对于教练的态度，她也
是反对的。“有话干嘛不好好说。
人家第一次碰车，教练又不详细
指导，我们哪懂那么多？”

刘思琪还记得，他们这辆车
的学员里有个人挂档总是很用
力。每次教练都吼他，让他轻点。
但是新手总是多少有些不知轻重
的。没想到，练了一个星期之后，
档位的一个零件竟然被他掰断
了。从此之后，见到男学员上车，
教练都语重心长地说，“轻点挂
档，一定要轻点。那个把档位掰断
的同学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几个月里，你可以经历各种心情，

看到各种世情，这就是驾考的神奇

“五味”驾考

驾驾考考年年代代记记————

那那那些些些年年年的的的

“““学学学车车车二二二三三三事事事”””
本报记者 付志锦 董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学车既贵又繁琐。

但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跟着
汽车进入平民家庭，开车开始和英
语、电脑一起成为“世纪三大必备技
能”，而被更多人所推崇。

2012年高考结束，无数“准大学
生”涌入驾考大军；家里快60岁的老
母亲，也开始摸着方向盘，步入了驾
考场地。如今这已经是一个人人都
要会开车的年代。

格1980年代：

学车第一年，拿的是实习本

上世纪80年代，在那个路上
基本都是非机动车的年代，学车
绝对是件奢侈而又严肃的事。

1988年，高伟鹏正式参加工
作后，也在单位意外得到了一次
学车的机会。“相比现在，那时学
车跟学生上课一般，定时定点，正
规、严格。而且学费也是相当高。
那会一般工人工资每月也不过
100元，可学次车得要1300元，算
下来，一年工资都还不够”。而为
了顺利拿到驾照，高伟鹏还脱产
学习了半年。

在高伟鹏的记忆中，当时学
车的少，驾校也不过才一两家。当
时，他家还住在潍坊三中附近，而
驾校位于潍州路、宝通街的交叉
口。学车的半年时间里，高伟鹏每
天都得骑大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去
学校报道，风雨无阻，“反正，在当
时的我们看来，学车容不得半点
马虎”。

直到现在，
高伟鹏还清晰记
得，第一堂“安全
课”上，教练的一
句“之前我教的
第一批拿到摩托
车 驾 驶 证 的 学
员 ，现 在 都 没
了，”尽管听起来
像是玩笑话，却
让高伟鹏印象深
刻。“那时虽然车
少，但光掌握技
术，没安全意识，
也绝对不行”。而
正是这句话也让
他受益至今，开车20多年来，高伟
鹏几乎从未出过交通事故。

“在理论学习上，那时除了现
在基本的安全驾驶、交通安全等
知识外，还包括汽车维修、机械原
理等”。高伟鹏说，上课时，老师常
常直接把汽车部件拿到课堂内，
现场指导学生拆装。而最后考试
时也全是简答题，考试问题非常
灵活，类似“当汽车出现问题时，
不仅要查找故障，更要介绍如何
进行维修等”。

“而且那时我们的教练车还
是老解放”，高伟鹏说，每天练车
前，学员们就得先用水加满水箱，
再拿摇把子摇上半年，车才能发
动起来，然后等着教练过来带大
家上路。

高伟鹏说，当时考完试后，学
校都先是给个实习本，学生都需
接受长达一年的实习期考验。在
这期间，如果出现任何责任事故，
监理部门随时还将取消学员的驾
驶资格。“哪像现在，”而安全驾驶
一年后，才能拿到正式驾驶证。

格1990年代：

练车那会儿都“在路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车的

人数逐步增多。
家住福寿街社区的李孝朋，

由于从小爱车，1994年初中毕业
后，他就动了学车的年头。“怎么
说，学下来，在当时也算是一门手
艺啊”！于是在与父母左右思量
后，李孝朋交了2800元就报名学
车了。

由于当时驾校非常少。当时
老家寒亭的李孝朋只得只身来到
潍坊市区。而且为了学车，还专门
在学习的驾校旁租了房，一呆就
是三个月。

谈到理论学习，李孝朋坦言，
其实内容跟现在差别不大，除去
法律法规，还有部分维修知识。至
于上路，也是两样必考：桩考、路
考。

“但对比现在的驾照考试，科
目二很重要，而且内容包括桩考、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
通过单边桥、曲线行驶、直角转
弯、限速通过限宽门、起伏路等多
项内容，”李孝朋说，他学习的三

个月，绝大部分都是在路上。
正因此，恰巧那会报名学车

在冬天，年仅18岁的李孝朋也确
实为学车吃了不少苦头。

李孝朋说，当时跟自己一块
学车的共有八个人。但因为教练
车驾驶室内仅能容得下两个人，
学员们都得挤在车斗内互相取
暖。三个月后，李孝朋如愿以偿地
拿到了驾照。

格2000年：

驾考开始“有点儿乱”

老家在寒亭的王波2000年高
中毕业后，就按照父亲的意思报
名学车了。理由跟李孝朋一样，他
为的是也是学成后能找个当司机
的工作。

3400块钱，在1999年那个时
候，这个价格实在是很高。可是对
于高中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王
波来说，考出驾驶证，可以找一份
安稳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
着，3400元钱，也值了。

那年王波19岁，报名学车选
择了B证，这是当时许多学车人
的选择。1999年的寒亭区街道上，
能看到的私家小轿车少得可怜。
而同样是花3400块钱，显然B证比

C证的含金量要更高些。
王波笑着说，当年的理论考

试，根本算不上考试，就是去一
趟，把卷子交了。也不存在过不过
的问题，只要有钱。“分不够，是可
以买的。”

那个时候的驾驶员考试很
乱，一个车一般会有10到14个学
员，到最后要正式考试的时候，一
人20块钱凑起来给教练，教练给
考官带点烟酒，这场考试一般就
没问题了。王波的考试就在他平
时的训练场上，上午倒桩、下午上
路，选考的那几项基本不用考。教
练如果跟考官关系好，甚至考官
直接不去考场，教练看着就算考
试结束。

格2012年——— ：

“人人都爱驾驶证”

2011年11月份，大学毕业已
经半年的李静迫于压力报名学
车。“现在这个年代，是个人就得
会开车。”这是李静已经56岁的母

亲说的。
李静报名学

车的价格是2400

元钱。交了钱，拿
上身份证、填好
报名表，李静就
开始了无休止的
等待。一直等到
过完年，开了春
的3月份，李静才
走进潍坊市车管
所 参 加 理 论 考
试。一台台整齐
放置的电脑、电
脑前的摄像头、
监考的考官以及
空气中所特有的

异样氛围，让已经看了一个月
书、做了十套模拟题的李静有些
紧张，一个个题目做下去，到最后
要交卷的那一刻，李静也是深吸
了一口气才点击“交卷”。98分，李
静出了考场长呼了一口气。

而接下来的科目二，难度就
更大。李静清楚的记得，清明节
过去，李静开始了自己正式的科
目二学习。离合、刹车、拐弯，
刚学了一点儿，就让李静觉得难
度很大。

大太阳晒着，练了近两个
月。总算基本掌握了，也有了些
感觉。可一到考场，李静又蒙了。

“电子桩！”李静无奈地说。不
过幸好选考的科目，李静抽到了
相对简单的直角拐弯。开始考试，
毫无感情的电子声音响起，李静
的头上就开始冒汗。等考完下来，
李静都已经有些麻木，早都忘了
刚才自己做了些什么。科目二合
格，距离最后的胜利又近了一步。

如今李静还在等待科目三考
试，在等待考试的过程中，李静56

岁的母亲也报名，开始了学车之
旅。

显然，这已经是个人人都要
会开车的年代。

一张薄薄的驾照，不断成为无数普通市民心中的目标。一
个小小的驾照，也越来越寄托着市民的各种心情，越来越映射
出这个社会带给人们的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 孙翔

学学车车是是个个耗耗费费时时间间的的活活儿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翔翔 摄摄

学学车车的的日日子子，，教教练练车车““如如影影随随形形””。。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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